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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年
前
，
因
犯
受
賄
罪
、
巨
額
財
產
來
源
不
明
罪
，
湖
南
省
郴
州
市
原

市
委
副
書
記
、
市
紀
委
書
記
曾
錦
春
被
判
死
刑
。
記
者
對
曾
錦
春
進
行
過
採

訪
。
獄
中
的
曾
錦
春
悔
之
晚
矣
。
談
到
傷
心
處
，
他
突
然
痛
哭
流
涕
：
﹁我

最
對
不
起
的
就
是
我
的
老
母
親
，
我
真
希
望
將
來
有
機
會
回
老
家
去
侍
奉
老

母
親
。
﹂
他
最
大
的
遺
憾
，
是
還
未
來
得
及
孝
敬
住
在
老
家
八
十
六
歲
的
母

親
，
還
沒
讓
母
親
享
過
一
天
福
。
實
際
上
，
曾
錦
春
每
次
收
了
人
家
的
錢
，

總
是
心
驚
肉
跳
，
他
說
自
己
的
高
血
壓
也
與
大
量
犯
罪
有
關
，
是
長
期
擔
驚

受
怕
所
致
。
﹁最
痛
苦
的
感
受
是
心
慌
，
好
像
一
切
都
是
空
蕩
蕩
的
，
一
切

都
完
了
，
精
神
上
的
心
慌
，
讓
我
一
直
以
來
就
是
擔
驚
受
怕
。
﹂
他
在
牢
房

裡
，
抓
着
窗
戶
看
外
面
的
松
樹
，
想
着
要
是
像
這
棵
松
樹
一
樣
常
青
該
多
好

，
風
雨
來
了
都
不
怕
，
看
到
花
兒
凋
謝
，
都
會
心
酸
好
一
陣
子
。
他
天
天
陷

入
糾
結
之
中
，
﹁要
死
就
死
，
要
活
就
活
。
有
時
候
想
開
了

，
有
時
候
又
想
不
開
，
想
不
開
的
時
候
很
痛
苦
，
想
開
了
就

像
解
脫
了
一
樣
，
內
心
很
矛
盾
，
每
天
都
在
苦
苦
地
掙
扎
。

﹂
人
對
死
亡
有
着
天
然
的
恐
懼
，
曾
錦
春
尤
甚
。
窗
外
那
幾

朵
淺
白
的
小
花
，
在
夕
陽
裡
搖
曳
出
令
人
垂
淚
的
淒
涼
。
落

馬
前
，
在
他
眼
中
，
很
多
花
永
遠
是
為
自
己
開
放
的
，
從
沒

有
在
意
過
花
開
花
謝
、
春
去
秋
來
，
而
現
在
，
他
已
經
感
到

了
生
命
的
凋
謝
。
在
和
曾
錦
春
的
談
話
中
，
記
者
明
顯
能
感

覺
到
，
他
對
死
亡
的
恐
懼
與
日
俱
增
，
他
渴
望
改
判
，
留
戀

人
生
，
這
一
切
卻
又
無
法
預
知
。
這
種
恐
懼
和
焦
慮
，
心
靈

的
掙
扎
和
矛
盾
，
已
經
讓
急
白
了
頭
的

他
生
不
如
死
。

眼
看
着
自
己
的
生
命
就
要
走
到
盡

頭
，
小
老
百
姓
馬
玉
劍
想
的
和
曾
錦
春

大
不
相
同
，
他
心
裡
最
惦
記
的
卻
始
終

是
旁
人
看
來
微
不
足
道
的
一
件
﹁小
事

﹂
—
—
給
自
家
理
髮
店
的
一
批
客
人
退

還
儲
值
卡
裡
的
錢
。
這
個
中
年
男
人
被

診
斷
患
有
晚
期
肺
癌
。
在
醫
院
裡
治
療

了
一
周
，
身
體
剛
剛
恢
復
些
，
他
就
強
撐
着
趕
到
已
經
停
業

的
理
髮
店
。
他
在
玻
璃
門
上
貼
上
一
張
告
示
，
通
知
老
主
顧

們
快
來
退
卡
，
然
後
堅
持
守
在
空
蕩
蕩
的
門
店
裡
，
等
候
着

老
主
顧
。
這
家
理
髮
店
，
馬
玉
劍
與
妻
子
經
營
了
十
一
年
。

它
藏
在
南
京
的
漢
江
路
上
，
沒
有
光
鮮
的
門
面
，
裝
修
也
分

外
簡
樸
。
維
持
生
意
，
馬
玉
劍
全
靠
﹁誠
信
﹂
面
二
字
。
他

最
討
厭
昧
着
良
心
﹁勸
生
意
﹂
。
白
髮
頻
生
的
客
人
愛
問
，

﹁我
要
不
要
焗
油
﹂
，
馬
玉
劍
總
爽
快
地
回
答
一
句
﹁別
焗

﹂
，
然
後
就
拿
起
剪
刀
，
為
客
人
一
根
一
根
地
剪
掉
白
髮
。
入
院
治
療
之
前

，
他
就
已
經
想
着
要
給
客
人
退
錢
。
每
回
出
門
，
他
與
妻
子
都
要
多
帶
些
錢

，
遇
上
辦
了
卡
的
客
人
，
就
馬
上
還
錢
。
在
許
多
老
主
顧
的
眼
中
，
這
家
不

起
眼
的
理
髮
店
不
僅
僅
是
在
做
買
賣
。
這
裡
交
換
着
金
錢
與
服
務
，
也
交
流

着
人
心
與
人
心
之
間
獨
有
的
溫
暖
。
貼
上
告
示
之
後
，
孱
弱
的
馬
玉
劍
等
來

了
一
位
又
一
位
客
人
。
令
他
意
外
的
是
，
絕
大
多
數
客
人
都
拒
絕
退
卡
。
老

主
顧
們
選
擇
，
把
錢
留
給
眼
前
這
一
位
急
需
用
錢
的
店
老
闆
。

如
今
，
幸
福
常
是
人
們
熱
議
的
話
題
。
儘
管
不
同
的
人
對
幸
福
有
不
同

的
感
受
，
但
哲
人
伊
壁
鳩
魯
給
出
的
底
線
適
用
於
任
何
一
種
幸
福
，
那
就
是

—
—
心
安
是
福
。

康有為是近代著名政
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
家、書法家和學者，以發
動康梁變法而著稱。他提
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
，可自己卻妻妾成群，且

處處留情，被稱為 「風流聖人」。康認為這與
自己主張的自由婚姻並不違背，他在《大同書
》中曾寫道 「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慾交合之
事，兩歡則相合，兩憎則相離……」而他與六
位太太都沒到 「兩憎則相離」的地步。徐悲鴻
還專門為他畫了一幅作品《康有為妻妾成群圖
》。

在六位太太中，康有為格外疼愛三太太何
旃理。一九○七年，四十九歲的康有為在美國
西部，結識了十七歲的美國華僑何旃理。何不
僅通曉四國文字，且熟悉中國文化，能歌善舞
，聽了康有為的演講後迷戀上他。康有為當時
已娶了原配夫人張雲珠、二太太梁隨覺，但何
旃理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康有為。婚後兩人
生有一子一女。後來他們相偕遊歷歐洲各國，
每到一地，都由何旃理做翻譯。不幸的是一九
一四年何旃理患猩紅熱去世，年僅二十四歲，
何病逝後，每逢周年忌，康有為都要在其靈前
焚香哭拜；清明時節，則親臨墓地祭祀，偌大
年紀的人，在墳塚前涕淚交加，長跪不起。多
年後，康有為還請徐悲鴻根據何旃理的遺像畫
了一幅水彩人像。畫中是一位穿清代服裝的少
婦，頭挽高髻，儀態端莊，秀目生輝，亭亭玉
立。

康有為的四太太，則成為他的隱痛。一九一一年，康有
為流亡日本，僱了一個十六歲女傭人市岡鶴子，康對她很好
，日久生情，就把她娶為四太太，帶回上海。可鶴子後來卻
與年齡相當的康有為兒子有了感情，並懷了他的孩子，覺得
無顏相見康有為，就偷偷跑回日本，將孩子生了下來。鶴子
始終沒有回來過，也沒有與康有為及其家人取得任何聯繫，
隱名埋姓了五十年。直到鶴子臨死前才向世人宣告她與康有
為以及兒子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鶴子
在日本臥軌自殺身亡，後來，鶴子的孩子凌子，根據母親留
下的信物找到了康有為的家人，並與其家人取得了聯繫。

一九一九年，一天，康有為在杭州泛湖閒遊，忽見一位
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
十八歲，尚未婚配。康趕緊託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
，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
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一九一九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
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妻妾兒女卻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
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婚後，康有為對這個六太太十分寵愛
，特意請了家庭教師教她讀書，自己親手教她書法。張光沒
有孩子，抱養了一個女兒，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去世後，她守
寡多年，一九四五年病逝。

康有為不僅妻妾成群，且喜歡嫖娼。一九一八年春夏暢
遊杭州時， 「康聖人」竟挾妓遊湖，並乘興做詩一首，開頭
便是 「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
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

早年，康有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
妓家紛紛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覺得很不好意思，就
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
不到。開船後，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呼眾人來看，正是
康有為。後來，有人寫詩諷之： 「避債無台卻有舟，一錢不
值莫風流」。康有為的弟子在為他作傳時批評說： 「先生日
美戒殺，而日食肉；亦稱一夫一妻之公，而以無子立妾；日
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獨立；日言人類平等，而好役婢僕
……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可謂一語中的，入木三分。

在蘇州 「東方之門」
沒出來之前，我以為秋褲
是一個很隱私的詞語，它
長度跟西裝褲一樣但貼身
和內褲差不多，介於兩者
之間地位尷尬，如愛情和

友誼之間曖昧的情愫，不能明說自己知道就好。
但顯然我的想法太羞怯了，它如今威武地叉於天
之下海之濱，使我只能概歎 「世界不同了，秋褲
成建築」。

我想起小時候的秋褲，本地土話叫 「棉毛褲
」，秋後天氣轉涼，背起書包剛抬起腳往外衝的
姿勢，身後被喝一聲： 「棉毛褲穿了嗎？」便硬

生生地扯回來，只得返回去找出那條灰不啦嘰上
下起球面目可憎的然後咬着牙再忍受一次冷氣脫
褲穿褲再穿褲後悔起床時不一起穿的棉毛褲，那
時穿不穿棉毛褲是沒有選擇的，媽媽都有一雙犀
利的眼睛，她一眼看出你是單褲還是雙褲，如果
是前者她馬上變唐僧看看叫你穿你不穿鼻涕都凍
出來了抖什麼風頭感冒了還得老娘出錢還不去穿
上……所以還不如一開始就穿棉毛褲，穿什麼樣
的棉毛褲也沒選擇，一般都是老大穿了給老二，
輪到老三我還想有什麼好貨，記憶中最經典的是
□綸鑲倆白條的藍色運動褲，空氣乾燥的時候和
皮膚摩擦起靜電 「啪啪」響，此外是親娘牌的毛
衣織剩的雜色毛線褲，穿起來確實暖和但上廁所

你一般會避着別人脫褲子……。有一天上體育課
，天熱男同學不避諱脫了長褲打籃球，棉毛褲臀
部的補丁在閃轉騰挪，才知道不是只有我的棉毛
褲是見不得人的，世界上所有的棉毛褲是一樣的
，魯迅說所有陽光下的東西背後都藏着不能見人
的秘密，從那以後我的人生觀有了信心。

參加工作後才有了我的衣服我做主的底氣，
棉毛褲那是絕對擯棄的，姑娘我大冬天室外零度
依然要保持小皮裙黑色打底襪的風度，不時尚毋
寧死，任何 S 形身材遇見秋褲都會一腳踩到解放
前，至少在把自己嫁出去之前要保持曲線畢露，
誰能保證背後賊溜溜盯着我的目光中不會有我的
真命天子呢？

近年來內地報章雜誌
中不時出現如 「道德血液
」、 「房奴」、 「麻將開
花」、 「流放」， 「帝王
文化」等新名詞，內中折
射出內地社會存在着的深
層次矛盾，這些既精闢又

貼切，讀來饒有興味且內涵異常豐富的新名詞，
如將其匯集起來，可成一部 「國情辭典」。最近
我花了一點採風擷拾的功夫，將手頭收集的幾個
新名詞彙集成篇，寫成一專文釋其義。

「道德血液」，此詞典出中國總理溫家寶於
二○一○年三月四日的兩會期間與網民線上對話
，溫總針對樓價太高問題向地產商喊話： 「你們
身上也應該流着道德血液」。三月五日，筆者在
溫哥華的《星島日報》發表《地產商與 「道德血
液」之爭》一文釋其義；三月六日，鳳凰衛視
「一虎一席談」節目邀請在京的政協委員、地產

商、大學生等，就房價高企與 「道德血液」問題
進行對話，於是， 「道德血液」一詞便在京中傳
開了。

「房奴」釋義， 「房奴」一詞典出何人何時
？現已不可考，自二○○九年電視連續劇《蝸居
》在內地熱播後， 「房奴」一詞風靡各地。年前
筆者曾往內地多間大學講學時，詢及多位具博士
學位的年輕教師，咸嘆背負沉重房貸，需二十年
始能解脫 「房奴」身份，因怕行差踏錯失去工作
無力掙錢還債，故對政府政策如何不合理、社會
如何不公正也只能 「啞忍」不敢抗爭。看來將知
識精英淪為 「房奴」，確是一個 「維穩」的絕好
辦法，此招定將永載史冊，流芳百世抑或遺臭萬

年，有待後人評說。
「流放」新解， 「流放」一詞，按辭海的解

釋，本指某些國家的一種刑罰，即把犯有過錯的
人放逐到邊遠的地方去。如司馬遷《史記．太史
公自序》有 「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句，指
的就是屈原得罪了楚頃襄王，被流放到邊遠的地
方；又如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政府將罪犯流放
至澳洲。而今內地政府官員如派至地方出任父母
官，則額首稱賀，蓋地方基建多、獲利大之故也
；如派至駐外使節，則往往自我解嘲為遭 「流放
」，蓋因駐外使節灰色收入少、獲利小之故也。
二十年前，內地經濟猶未起飛，官員工資低、灰
色收入少，駐外使節拿得是外幣，官員外派令人
羨慕。二十年後內地經濟快速發展，駐外使節的
月收入往往不及地方官員的一頓飯錢或一局麻將
贏的錢。 「流放」一詞的新解，折射出大陸經濟
發展和吏治腐敗的一幕。

「洋插隊」，源自內地 「文化大革命」時期
流行的 「插隊落戶」一詞。一九六八年，毛澤東
發出 「最高指示」，號召居住在城市的知識青年
到農村中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又謂 「農
村是廣闊天地，在那裡大有作為」。於是，將大
批中學以上學歷的知識青年送往農村 「插隊落戶
」，接受勞動改造。因此，當年的林（彪）副統
帥曾在其 「五七一工程記要」中批評毛的 「插隊
落戶」政策是 「變相勞改」。 「文革」結束後，
鄧小平上台，恢復高考制度，開放出國留學政策
。大批 「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返回城市原居地
，有些考上大學，並且出國留學。由於當年中國
內地的經濟猶處相當落後狀態，出國留學者因經
濟壓力必須勤工儉學，許多留學生都在餐館打工

，吃過不少苦頭，處境猶如當年的知識青年到農
村 「插隊落戶」。因此，被未出國但生活又過得
不錯的知識青年（即時下稱為 「小資」者）反譏
為 「洋插隊」。由 「文革」時期的 「插隊落戶」
到今天的 「洋插隊」，反映出四十年來中國社會
發生的巨大變遷。

「麻將開花」，典出拙文《 「中國的茉莉花
革命」後續發展評估》，內有 「茉莉開花」不如
「麻將開花」之語，蓋謂近年大陸政府放寬賭禁

，從城市到農村，遍地 「麻將台」即變相賭館，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不論官民，到處麻將
之聲相聞，有謂搭航班者但聞麻將之聲，即知入
中國之境也。亦有官員與商人打麻將，一夜贏錢
數萬乃至數十萬元者（麻將台上贏錢屬正當收入
不屬受賄）。 「麻將開花」與 「淪為房奴」同屬
當前大陸 「維穩」的重要因素，雖談不上健康，
但非常奏效。有賭博的自由，往往使很多人忘記
了他們還有許多應該得到的自由。

「帝王文化」，典出劉濟生《中國帝王文化
──四大傳統文化說》（載《炎黃春秋》二○○
六年第十一期）。劉氏謂中國傳統文化除儒釋道
三大文化外，還有最核心的帝王文化，卻長期以
來被學術界所忽略。中國傳統的帝王文化以秦始
皇及其建立的專制極權政制為典範，毛澤東的
「百代皆行秦政制」說及其所推行的 「無產階級

專政」，實即是秦始皇極權專制的借屍還魂；近
年來大陸盛行的帝王戲（如《康熙王朝》、《雍
正王朝》等），包括影視界也要選出什麼影帝、
影后，皆屬帝王文化的反映；許多飽學之士也希
望將自己的學問賣予帝王家，夢想有朝一日成為
帝王之師，甚至有些移民海外的知識分子，也儼
然以極權專制的辯護士自居並以此為榮，分不清
正義與非正義，忘記了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
。凡此種種，皆屬帝王文化的沉渣泛起。正因為
這種帝王文化根深柢固，深入民心，才使極權專制
的秦皇時代不斷在歷史中借屍還魂、一返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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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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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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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新村記事 阿 爾

經 常 出 差
在 外 ， 走 過 天
南 地 北 ， 品 嘗
過 不 少 各 具 特
色 的 地 方 名 餅
， 但 最 值 得 回
味 的 可 說 是 浙

江奉化溪口千層餅。
對於奉化溪口，並不陌生，幾年前

曾遊歷過。最近，又來一次故地重遊，
去再次品味溪口的迷人風光，去再次品
嘗溪口特產千層餅。溪口，就像一顆熠
熠生輝的綠寶石鑲嵌於浙江奉化市西北
部，這裡剡溪前回，叢山環抱。武嶺扼
於鎮東，上有武嶺門，城樓雉堞，高聳
於碧嶺之間。南麓突入剡溪，危崖兀立
，曲徑幽回。龜、蛇兩山橫鎖鎮西，鎮
北有將軍、釣台、三台諸岩，與雪竇山
相毗連。如此優美的環境，可謂神奇造
化，風光旖旎，難怪人們讚之： 「眾山
環翠，群澗澄練，民居宛若桃源仙境。
」又因它是蔣氏父子的故里，更增添了
幾分人文色彩。

奉化溪口，不僅風景獨特，秀色可
餐，而且當地一些特產名聞遐邇，惹人
饞涎。難怪每次到奉化溪口，導遊就熱
情介紹當地的特產如奉化水蜜桃、奉化
芋艿頭，讓前來觀光的遊客一飽口福。
但最為推崇的當數溪口千層餅，這就在
於它的獨特韻味。徜徉在街頭巷尾，不
時有千層餅店撲入眼簾，伴之而來的是

千層餅飄逸出的陣陣香味。那大大小小的千層餅製作
店家，各家都有專用烤爐，可現烤現賣，讓遊客吃個
新鮮、吃個痛快。在眾多千層餅店中，最令遊客駐足
的當推 「王毛龍千層餅」店，此店所產的千層餅以質
量好、風味佳而深受遊客喜愛，可謂不愧於 「王毛龍
千層餅」這金字招牌。

提起有近百年歷史的 「王毛龍千層餅」，還有一
個掌故：據傳，千層餅為奉化溪口鎮王毛龍、王化龍
兄弟倆開設的王永順店所創製。起初，千層餅名氣不
大，後來，王毛龍到寧波進料，寧波的店員錯將麻油
當作生油賣給了他。王毛龍將錯就錯，以麻油製作麵
餅，而製出的千層餅香氣四溢，味道特好。從此，千
層餅名聲大振，名聞遐邇。

溪口千層餅為何風味獨特，這離不開其精細製作
。據介紹，溪口千層餅用料十分講究，選用當地精製
小麥麵粉、植物菜油、脫殼芝麻、苔菜等，經擠、揉
、裹餡、做坯等十餘道工序製作，採用原始瓦缸和無
煙木炭長時間烘烤而成。製成的千層餅，在一點五厘
米厚的小餅內並列二十七層，食之鬆脆酥潤、油酥充
足、苔菜香濃、齒頰留香。尤其是，千層餅製作時用
油不多，且不用動物油，迎合了現代人的營養理念。
同時，千層餅便於攜帶，常溫下可保質兩三個月，難
怪成為中外遊客饋贈親朋好友的佳品。

溪口千層餅不僅遊客喜歡，一些社會名流也頗於
青睞。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生前和夫人來溪
口觀光，品嘗了當地的千層餅後讚不絕口，稱其為御
用宮點。二○○○年，蔣經國之子蔣孝嚴攜夫人回故
鄉祭祖，喜嘗家鄉千層餅，離開時還不忘帶些溪口千
層餅到台灣讓親友分享。

置身奉化溪口，不僅從如詩似畫的風景中一飽眼
福，也從名揚中外的千層餅品味中一飽口福。奉化溪
口，不虛此行！

溪
口
千
層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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